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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盆里的腰刀花

◇韩 龙

生在积石山，长在大河家

着一身非遗的袍

迎来日出，染一身丹霞的暖

送走晚霞，沐足古渡的风软

不变的是圈定的方寸

腰刀锻打、淬火成就的丹霞坛

匠心熔铸，圈住乡土的根脉

铁火余温，裹着古渡的炊烟

混着椒田漫来的殷红香气

缠着陆家堡彩陶的暗纹流转

变化的是你醒时舒绽的瓣

沾着什样锦的彩线

是眠时裹着的露团

映着保安腰刀的青芒

映着鲁班石畔的晨光点点

你在积石山的晨光里拔节

在花儿声中吐艳

用不变的故土作底

将匠心的余温做泉

让黄河的涛声作伴

在方寸间，活出流动的红焰

——那是锻打后绽放的生机

是乡土里藏不住的璀璨

是非遗血脉绵延的温暖

风，从时间长河的骨缝里钻出来，
带着一丝清冽的战栗。

落日把最后一抹金，如熔浆般，熔
进黄河的脊背。

长河与落日，是冬日的散文诗篇！
河面薄冰如碎裂的琉璃，藏着云

影，藏着飞鸟掠过的痕——每道裂纹
都是大地悄悄舒展的筋脉。冰下的水
不肯入眠，轻撞着河床的石子，撞着沉
底的月光与被时光封印又即将苏醒的
往事。

往事历历在目，宛如一阕词。
岸畔芦苇披霜，像一场早来的雪，

这雪是冬神铺开的素笺，风一吹便低
眉颔首。一只麻雀栖在苇尖，歪头看
河看山，我顺着它的目光，那些冰面裂
纹似大地的掌纹，正默默数着日子，读
着岁月针脚缝补冬日的空旷。

记忆里的赶河人走过河滩，脆响
惊起水鸟剪开落日余晖，身影与树影
叠在一起，又成一幅褪色的水墨画，画
里藏着岁暮归人的密码。

我的思绪停步时，指尖抚过河石
与黄河低语，又似与故人叙旧。

看不见的袅袅诗句漫向云端，与
云一同凝望静悄悄的村庄。那烟迹弯
向南方，仿佛在摹写日光流转的弧线。

侧耳，时光的纪念册里偶尔有歌
声，一声声漫过古渡，拴住的旧时光温
润如玉，在河面上沉淀成飘摇的断章
——断章里压着古诗词的韵脚。

暮色漫上来，冷月悬于河空，像
磨亮的银盘。这银盘盛满日光的余

温。冰面的月光亮闪闪，如撒了一地的星子。这冬日的宁
静，是一帘月光织成的梦，冷冷清清。

黄河，静得深沉，却藏着万千生机——冰下的奔涌是寒里
的暖，那暖意自时光深处漫溢；沉寂是时光的诗，素净，又滚
烫，滚烫如灶火上蒸腾的饭香。

冬夜，漫长得像走不完的路。我追不上时光的白马，只能
攥着一声叹息，听风掠过窗棂，又开启新的一页。

从前的臊子面香漫灶台藏着长长久久的祈愿，后来的
扁食饺子裹着世俗的欢趣，而今这些讲究都淡了，就像看
淡了人间两全的期许——岁月本就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太
极，放弃，原是另一种成全。

风裹着“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墨香，那墨是研了松烟
与霜露的。九九消寒图的八十一笔，每一笔都蘸着时光的清
浅。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那暖阳下的柳枝，芽孢早已悄悄萌
动，在冰封的时光里，藏着一个春天的梦——这梦自冬日发
芽，比任何时节都更懂得暗夜滋生的力量。

黄河之畔的雪滩上，水鸟静卧如银缎上的墨点。芦苇抖
下疏落与寂寥，童年的笑声从旧时光跑来，撞碎河面的宁静
——碎冰声里，我听见故人对我的思念。

盯着穿城而过的汤汤大河，读取小城日子的诗意，贴切是
一章散文诗，闲散的笔尖划过纸页声，走入市井的喧嚣，便是
冬日里最温柔的声响。

街头枝丫的芽孢，是时光褶皱里的暖。那褶皱，是岁月织
就的锦纹。

春，在哪里呢？在节气的温软念叨里吗？在市井的烟火
里吗？在温热悄悄生长的期盼与希冀吗？

应该是的，也必须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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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古诗词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
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夜雪
唐·白居易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画鸡
明·唐寅

时间：西秦时期
地点：枹罕地方
故事梗概：
西秦时期，大将军乞伏公府发动政变，猎场

弑君。太子乞伏炽磐及时平叛，在老师崔太傅以
死护国的壮举中登基。面对内忧外患，乞伏炽磐
毅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立太子定国本，营建
唐述窟以佛法化民心，推行汉律兴太学。鲜卑老
臣乞伏拔河主张“以攻为守”，羌将姚那岩高呼

“非我族类”，均遭革职。在开凿石窟时，乞伏炽
磐与通晓汉学的崔英娘因《关雎》结缘，互赠佩刀
手帕定情。然旧势力反扑，崔英娘为护王殉难。
痛失所爱的乞伏炽磐将悲愤化作力量，倾注于石
窟营造，壁画落成之际，他将定情信物投入黄河，
留下“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成就了穿越千年的丝
路华章。

人物表：
乞伏炽磐—38岁，乞伏乾归长子，西秦第三

代王；
乞伏公府—32岁，西秦大将军，乞伏炽磐的

堂弟；
乞伏暮末—20岁，乞伏炽磐长子，西秦太子；
崔太傅—55岁，大臣，枹罕汉人，崔英娘的父

亲，乞伏炽磐的老师；
乞伏拔河—60岁，西秦宗亲，鲜卑大臣；
崔英娘—16岁，崔太傅的女儿，擅长汉学；
昙摩毗—55岁，西秦国师；
姚那岩—55岁，大臣，枹罕羌人；
支驮那—50岁，西域僧人；
鲜卑石匠、汉人画匠、羌人画匠若干；
士兵若干；
侍者若干；
大臣若干；
工匠若干。

第一场：政变

时间：秋天
地点：围场
远景：雪山苍茫，衰草连天。
粗犷、欢快的音乐声起，一群身着猎装的人，

手执弓箭跳起鲜卑狩猎舞。
曲1：《围猎》
男声领唱，男声伴唱：
雪山穿云衰草黄，
雕弓引月惊狐魂。
千钧一发乾坤定，
笑看珍馐谢莽榛。
狩猎队伍中，随行的十几个年轻人，跳狩猎

舞从四边惊扰驱赶猎物上。
一个英武的年长者，踌躇满志，背对着雪山，

调试弓弦，随即下。
大将军乞伏公府一身戎装，率领一队士兵风

风火火上。
乞伏公府巡查围场四周后，下令集合。
乞伏公府：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伏击，宁

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下一个！事成之后，人人
升官发财！

士兵们心领神会，举起弓箭、佩剑，迅速埋伏
在围场四周。

士兵埋伏后，乞伏公府再一次巡查围场。
乞伏公府站定在围场中央，陷入激烈的思想

斗争。
曲2：《本朝太子应立我》
乞伏公府唱：
父王西去我年八，
叔父年长袭权杖。
本朝太子应立我，
岂料炽磐捷足当。
乞伏公府在围场辗转徘徊。
曲3：《功高盖主难辞罪》
乞伏公府唱：
父王撇我廿四载，
寄人篱下风吹雨。
东征西讨铁衣寒，
功高盖主难辞罪。
乞伏公府突然拔出腰间的佩剑，指向天空。
身着猎装的一群年轻人欢快跳跃上。一年

长者手执弓箭尾随上。
乞伏公府闻声快速躲藏。
身着猎装的一群年轻人，弓腰侧身，惊扰驱

赶猎物。一个压低声音，激动地向居中的长者
传递讯号：父王！父王！两头梅花鹿！两头梅
花鹿！

居中的长者听到讯号，先是站定遥望，确定方
向后，紧跑几步，挺胸颔首，弯弓搭箭，一箭射去。

乞伏公府（突然窜出）：乱箭射死！
一群全副武装的鲜卑士兵从四面埋伏中起

身，个个张弓撘箭，射向围猎人群。
弓弦震裂声中，乱箭射出，士兵喊杀声一片。
居中的长者背部中箭，手中弓箭落地，眼神

惊异，挣扎回望，扑倒在地。随行的年轻人几乎
同时中箭倒地。

几个士兵在中箭倒地的人群中仔细验看。

乞伏公府昂首眺望远方。
曲4：《弑叔》
乞伏公府唱：
烛影摇红夜漏深，
刀兵暗扣九重门。
欲将麟阁功高罪，
换作龙袍御极尊。
士兵：禀报大将军！秦王并十二名王子，皆

被射杀！
乞伏公府：好！好！好！实在是好！哈哈哈

哈！没想到吧，你乞伏乾归有今天的下场！
乞伏公府突然想起什么，一脚将士兵踢翻在

地，脸上笑容凝固。
乞伏公府（急切地）：快报！死人堆中，可有

太子？！
士兵跌跌撞撞，惊恐中翻身而起。
士兵：回禀大将军，经仔细查验，独独不见太子！
乞伏公府面露凶光，遥望远方。
乞伏公府（咬牙切齿地）：乞伏炽磐！你逃不

出我的手掌心！
一士兵急上，来到乞伏公府面前。
士兵：报告大将军！刚刚探明，太子在枹罕

驻防！
乞伏公府挥手指向王宫。
乞伏公府：传令！所有将士集结王宫！
众士兵围拢在乞伏公府身边，一起望向王宫。

第二场：平叛

时间：当天
地点：王宫
朝堂之上。乞伏公府仪态威严，坐在国王宝

座上。士兵持武器分列两边。
廷下。鲜卑、汉、羌等大臣列班站立。
鲜卑士兵跳起勇武彪悍的战舞。
舞毕。乞伏公府起身，故作悲痛状，向众大

臣宣告。
乞伏公府：王上及众王子，在围场狩猎时不

幸葬身虎狼之口！
廷下众大臣愕然，面面相觑。
乞伏拔河嚎啕大哭。
姚那岩尾随悲嚎。
乞伏公府怒喝：都给我听好了！乱世纷争，

敌国觊觎，你们的泪水连顽童的尿水都不如！
崔太傅趋前质问。
曲5：《伶牙俐齿谁可信》
崔太傅唱：
王上骁勇莫能敌，
王子骑射马踏云。
围场不幸入虎口，
伶牙俐齿谁可信？
崔太傅：大将军！此事重大，事关国祚，可曾

禀报太子？
乞伏公府狡黠一笑：太傅过虑了！我早已差

人禀报太子！
曲6：《先王所托岂可怠》
崔太傅唱：
先王所托岂可怠，
使命在身刻心旌。
即有万一生不测，
尚有太子掌乾坤。
崔太傅：大将军！即有万一不测，还有太子

乞伏炽磐主事，大将军万万不可僭越啊！
乞伏公府一时无言以对。
乞伏公府：你！你！好你个崔太傅，仗着你

是太子的老师，公然和本将军作对！
崔太傅回怼：大将军应是识大体之人！怎能

信口开河，招摇惑众？！
乞伏公府气急败坏。
乞伏公府：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保我国祚绵

长，百姓福祉，本将军宣布自立秦王！
崔太傅：大失体统，万万不可！
乞伏拔河伺机表态。
曲7：《掌印治国归众望》
乞伏拔河唱：
先王国仁生先去，
乾归危难立国昌。
公府保国功盖世，
掌印治国归众望。
曲8：《偷天换地岂能逞》
崔太傅唱：
僭越本分要称王，
偷天换地岂能逞？
势单力薄难抵挡，
宁舍朽骨护朝纲。
唱毕，崔太傅愤怒地举起奏事笏板，一步一

步走向乞伏公府。
崔太傅：我豁出这条老命，杀你个叛臣贼子！
崔太傅一步步逼近，乞伏公府怒抽佩剑。
乞伏公府：今天就用你这条老狗的鲜血，来

祭我这把宝剑！
乞伏炽磐身着戎装，率领一群士兵急上。
曲9：《噩耗》
乞伏炽磐唱：
敌国觊觎频犯境，
公府承恩封将军。
难料势大野心张，
围场伏兵弑父君。
众大臣哗然。
崔太傅举起笏板击打乞伏公府，乞伏公府举

起佩剑刺向崔太傅。
崔太傅高呼一声倒地。
乞伏炽磐指挥士兵捉拿乞伏公府。
士兵蜂拥而上，与乞伏公府士兵搏斗。
乱阵中，乞伏拔河、姚那岩狡猾地躲藏到一

个角落。
士兵将乞伏公府等叛军押解出王宫。
乞伏拔河、姚那岩偷偷混进人群。
乞伏炽磐扑向倒地的崔太傅，将奄奄一息的

崔太傅抱在怀里。
乞伏炽磐：老师！老师！你醒醒啊！
崔太傅艰难地睁开眼睛，面露欣喜。
崔太傅：太子！太子！今日之鉴……后事之

师啊！千万……杜绝……
乞伏炽磐热泪盈眶，哽咽点头称是。
崔太傅声息微弱：老臣就要随先王去了！小

女英娘，擅长汉学，可助你宏图大业！谨记《论
语》，可治天下……谨记……

崔太傅在乞伏炽磐怀里安详合眼。
乞伏炽磐从悲痛中振作。
乞伏炽磐：国之噩耗！不只痛失父王、手足

相亲的胞弟，还有情同父子的老师！痛何如哉！
来人啊，请国师昙摩毗为亡灵超度！同葬枹罕陵
园！共享万世祭拜！

一队士兵将崔太傅抬出。
众大臣向乞伏炽磐聚拢，列班。
乞伏炽磐从地上捡起乞伏公府刺杀崔太傅

的佩剑，狠狠摔断在廷阶之上。
乞伏炽磐：此剑沾染太傅鲜血，象征叛乱之

恶！今摔之，誓绝萧墙之祸，以文治护西秦！陇
山烽烬血凝刀，一日重开枹罕天！

众大臣：乱世纷争，国不可一日无主，请太子
殿下即刻登基！保我国泰民安！

乞伏炽磐环顾众大臣，坚毅地坐在王座上。
众大臣：平叛安邦显圣明，西秦江山得稳

固！王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未完待续）

炳灵长歌炳灵长歌（（歌舞剧歌舞剧））

这饼，是带着一身暖烘烘的金黄，落到
我手上的。它沉甸甸的，像一块温热的磨
盘，又像一轮敛了光芒的、敦厚的日头。指
尖触上去，表皮是微焦而酥脆的，绝不会硬
邦邦地硌手。这便是伴了我几十年的河州
锅盔。它的厚实，首先便给了掌心一种无言
的、亲昵的稳妥。

我是吃着锅盔长大的。老人们总爱念叨，
咱这河州，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茶马互市的
喧嚷之地。我童年想象的画卷里，总有那些满
面风霜的祖辈，将一摞摞这样的饼，珍重地裹
在行囊最深处，然后迈进雪域高原、茫茫戈
壁。它身上没有江南点心的娇贵，也不供你浅
尝辄止，它是用来“扛”日子的——扛千里跋涉
的饥渴，扛长夜漫漫的严寒。它的实在，是一
种生存的实在；它的香，是一种穿越风沙而不
散的、骨子里的香。这哪里仅仅是一块饼，这
分明是焙烤而成的、千年的干粮，是西北那条
苍茫商道上，无数乡贤的脊梁与它一同撑起来
的一份坚韧。

我捧着它，习惯性地掰下一角。那酥软的
外皮应声而裂，露出里面润泽而千层的肌理
来，像一卷被时光压得密密实实的家书。登
时，那股魂牵梦萦的香气便扑鼻而来——那是

经了火的面香，是画龙点睛的碱香，更是那一
抹独一无二的、属于苦豆子的清冽醇香。这香
气，是河州锅盔的魂魄，是任何芝麻或其它香
料都无法替代的乡味。放入口中，无需费力撕
扯，那饼便在口中温柔地瓦解。质朴的粮食甘
甜与苦豆子那微苦回甘的奇妙滋味交织在一
起，充盈在齿颊之间。这滋味，没有半分取巧，
全然是故乡土地与阳光最本真的味道。它不
求外人立刻懂得，它只是沉默地，用它全部的
内蕴，安顿着每一个河州娃娃的脾胃。

几十年了，这味道我从未吃厌。在河州
的清晨，无论是匆匆上班的男女，还是即将远
行的司机，手中多半都有着这么一个锅盔。
它或许配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或许就着
一碟咸菜，或许，干脆就是那么干啃着。它就
这样不动声色地，融入我们每一个寻常的日
子里，成为生活里踏实、不容置疑的底色。而
今，更让我这老河州感到惊异与自豪的是，这
古朴的吃食，竟顺着那无形的电波，飞出了西
北高原。在那些热闹的电商平台上，临夏州
销售最火的，依旧是这貌不惊人的锅盔。我
想，那一个个飞向天南地北的包裹里，装的不
仅是吃食，更是无数游子寄情的“乡愁”，是让
外地人也得以品尝我们河州风味的“信物”。

而这份平凡里的重要，在天地变色之时，愈发
显出它金子般的光辉。当意想不到的灾难发
生后，即使远隔千里，在一片惶然的废墟上，
最先能送到乡亲们手上的，往往就是这一块
块能扛能放的锅盔。它无需生火，便能最大
限度地果腹。在那些寒冷的、弥漫着惊恐的
夜里，一块酥软而实在的锅盔，所给予人的，
远不止是生理上的热能，更是一种“家底还
在，日子就能过下去”的笃定信念。它从一份
寻常的早点，骤然升华为维系生命的“大
救”。这时，你再看它那敦厚的模样，便觉得
那每一道磨砺过的痕迹，都是一种不动声色
的慈悲与风骨。

我手中的这一块，终究是吃完了，连掌
心里最后的碎屑，也小心翼翼地倒入了口
中。它走了那么远的路，从历史的烟云里，
从祖辈的背囊中，从灾后的废墟上，一直到
如今这穿梭于四方的快递包裹里，从未离开
过我们河州人的生活。它不言不语，却仿佛
说尽了一切。

河州锅盔，它不只是一种面点，它是焙烤
在时间里的风骨，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用最质朴的智慧，写给生活与命运的一封酥软
在口、沉重在心的永不磨灭的家书。

河州锅盔

◇马继洲


